
在我们敬爱的

老校长李达同志的

冤案得到彻底平反

昭雪的今天
,

缅怀

他的音容笑貌和生

平事迹
,

真令人百感交集
。

百 惑 交 集 怀 李 老

“ 行弃

属于其中之一
。

我

当时虽表示组织上

服从
,

但心里很不

愿意
。

可是我万万

没有想到
,

过不多

李达同志作为参加党的创建事业的共产

主义战士和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
,

对我

国革命事业和理论宣传工作所建立的伟大功

绩
,
已经永垂青史

,

用不着我来多说
。

我作

为李达校长亲 自重新创办的武大哲学系一名

老教师
,

只想谈点和他亲身接触所得的深切

感受
,

以见他作为一位教育家和大学校长
、

系主任
、

党的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风

貌
。

1 9 5 6 年上半年
,

我还在北大哲 学 系 工

作
。

当时北大的有关领导人 已告诉我说李达

校长确定在武大重新创办哲学系
,
已得高教

部同意要在院系调整前 曾在武大原哲学系工

作过的部分教员回武大工作
,

并 已确定我也

久
,

李校长竟亲自上我家来 了
,

既 谈 了 他

重新创办哲学系的意义和 打 算
,

又 表 示了

邀请我们回武大帮他一道办好哲学系的一片

诚意
。

我还清楚记得
,

他在我家坐下不久
,

就感到 胃痛难忍
,

陪同他的同志当即送上一

包随身带的饼干
,

他一面就着茶水吃了几片

压压胃酸
,

一面忍痛和我谈话
,

原来他是带

着一身病痛
,

在亲 自为办学事业奔波 ! 而态

度还是那样和霭
、

诚恳
、

亲切
。

以后到我 57

年秋重来武大 以前
,

李校长每次去北京
,

都

还要见见我和其他已决定来武大工作或由武

大派往北京进修的同志
,

不是亲 自一家一家

去拜访
,

就是派车把我们接到他的寓所相聚
。

57 年秋我来武大时
,

李校长又亲 自过问我的

住房问题
,

并在我到校的次日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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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《社会学大纲》的自编教材
。

有一天鹤师来

上课了
,

他出奇地不带讲稿
,

面部戴着个大

口罩
,

登台一言不发
,

先在黑板上直书
“

哑子

讲课
,

以笔代 口
”

四个大字
,

随后便这样讲起

来
,

其板书之快是惊人的
。

下课之后
,

同学

们不仅赞叹老师的记忆
、

高度思惟能力和飞

快的板书本领 ; 同时更敬佩他带病上课
,

对

教学负责的精神
。

鹤师除对上课认真负责以

外
,

即在课余
,

对求教的同学
,

解答也是很

认真的
。

当年有部分同学 自学《资本论》 ,

由

于中译本只有第一卷的少部
,

一般都读日文

译本
,

困难很多
。

为此我曾向鹤师请教
,

他

除了解答具体问题以外
,

还说
:

要学 日本河

上肇
,

刻苦用功
,

河上肇把《资本论》读得是很

熟的
。

年老的一些同志们都知道
,

也就是在那

二三十年代
,

正是鹤师把河上肇的一些名著

翻译在国内出版了
,

起了不小的进步作用
。

鹤师不仅在校内精心培养同学
,

同时也

在社会上注意培养并选拔进步教师
。

如前不

久逝世的吕振羽同志
,

当年在北平一个大学

里教中国古代史课
,

每当他课余到鹤师家来
,

鹤师对他的培养帮助也是无微不至的
。

又如

张友渔同志
,

当年在北平一家报社任主笔
,

他

曾到法商学院经济系兼课
,

也是与鹤师在经

济系任教分不开的
。

后来鹤师出任经济系主

任了
,

有一天他在家对我说
,

要请钱俊瑞到

系任教
,

只是抗战爆发了
,

没有得到实现
。

鹤师的一生
,

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

战斗的一生
,

在这方面他有突出的贡献
。

上

述回忆
,

仅仅是他那突出贡献中一点小小的

印证
。

面对鹤师有贡献的一生
,

我常想
,

自

己虽然是他熟识的一个学生
,

但实际上不配

称为他的学生
。

这不足之处
,

就由继续努力

学习和工作来不断地填补吧
。



还说
,

论述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

要实事求是
,

不要硬讲成这也
“

发展
” ,

那也
“

发展
” ,

甚至把一个新的用词
、

新的语句都说成是
“

发展
” 。

他认为 毛泽东思想的特点与优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与

中国实际相结合
,

因而他所拟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编

写提纲
,

其中标题用的就是《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》
、

《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论 》
,

他不 同意离开真理的

具体性而片面夸大毛泽东思想的世界意义的 作 法
。

1 9 6 6 年初
,

康生找他去传达所谓
“

精神
” ,

说辩证法

只有一条规律
,

即对立统一规律
,

这是唯物辩证法

上的一元论
。

他认为这没有什么道理
,

仍然坚持三

十年前他在《社会学大纲 》中论述的观点
,

并断然对

助手说
,

这是学术问题
,

同谁都可 以争鸣
,

我们可

以有 自己的观点
,

书还是照原来那么写
。

李达同志不仅在理论上始终保持坚 定 的 原 则

性
,

而且在政治上也能十分敏锐地觉察和抵制
“

左
”

倾思潮
。

同志们回忆说
,

李达同志对 1 9 5 8 年出现的
“

共产风
” 、 “

浮夸风
” 、 “

瞎指挥
”

坚决反对
,

他公开

表明自己的观点
,

多次说
:

象这样搞下去
,

共产主

义会变成破产主义
,

大跃进会变成大后退
,

人民公

社会变成人民空社
。

列宁说过不能剥夺农民
,

我们

为什么要剥夺农民 ? 违反客观规律是要碰得头破血

流 的
。

他针对那时
“

左
”

的错误
,

写 了《共产主义社会

的两个阶段》一文
,

并在学校的党代会上作了发言
,

强调指出
,

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

别的两个阶段
,

不能混为一谈 ; 要看到我国
“

目前的

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相当低的
,

我国现在还是

处在社会主义阶段
,

社会消费品的分配还不得不适

应按劳分配的原则
。 ”

要保持冷静的头脑
, “

区别事物

的真象和假象
,

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

求
” ,

反对
“

降低共产主义的标准
,

助长平均主义倾

向
” 。

1 9 59 年他在青岛
,

当一位负责 同志向他讲了

庐山会议的情况后
,

他心情沉重地对陶德麟
、

肖趁

父同志说
, “

现在本来应该反左
,

怎么反右来了 ?
” “

党

内出了怪事 !
”

他认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
,

说彭德怀
、

黄克诚等同志反党
,

那
“

不可能
” , “

想不

通
。 ”

1 9 6 2 年他回到家乡零陵亲 自进行社会调查
,

了

解
“

五风
”

的危害和农民的反映
。

他明知彭德怀同志

因为写了意见书而受了严重打击
,

还是毫不含糊地

对零陵县委的同志说
: “

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 正 确

的王
”

他把 自己 调查所得的情况要秘书曾勉之同志整

理成书面意见
,

由他本人当面交给县委和湖南省委

负责同志
。

在庐山会议及全国反
“

右倾机会主义
”

之

后
,

他仍然不畏风险
,

敢于上书直言
,

充分表现了

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责任感
。

他对教育

战线上出现的
“

左
”

的做法
,

也 能敏感地觉察和坚决

地抵制
。

1 9 5 8 年哲学系师生下乡劳动时伺太长
,

影

响了专业学 习
,

他非常不满
。

他说
: “

学生尽搞劳动
,

大学还成其为什么大学呢 ?
”

一再指示系里负责同志

催促师生赶快返校
。

他对当时学校搞的
“

拔白旗
” 、

“

师生打擂台
” ,

打乱教学秩序的做法坚决反对
,

认

为这样的
“

革命
”

是
“

胡闹
” 。

有人提出要打倒牛顿和

爱因斯坦
,

他说
: “

科学的权威是打不倒的
” 。

实践

证明
,

他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
。

1 9 6 6 年 3 月间林彪

鼓吹的
“

顶峰论
”

喧嚣一时
,

他不畏权势
,

挺身而出
,

理直气壮地进行驳斥说
,

是
“

顶峰
” ,

不发展了吗 ?

有人当场提醒他
,

那是林彪讲的
,

他毫不犹豫地说
:

“

我知道是他说的
。

不管那个说的
,

不合乎辩证法
,

我不同意 I
”

正因为这样
,

他遭到 了迫害
,

于 1 9 6 6 年

8 月 2 4 日含冤去世
。

同志们说
,

李达同志的一生是

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
,

他虽然去世了
,

但他为捍卫

真理而献身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 习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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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上接 3 2 页 ) 这是他一九四七年在湖南

大学法律系任教时编写的讲义
。

在这部讲义

中
,

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西方各个法

学流派的学说
,

作了简要的介绍和深刻的批

判
。

从这部讲义中
,

可以看出他为我国的法

学研究开辟 了一条新的路子
。

我们不妨说
,

他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

位拓荒者和带路人
。

他的这部讲义是我国法

学研究中的重要文献
,

也是他对我国法学的

重大贡献
。

武大法律系编辑的《法律研 究 资

料》
,

已将其中
“

各派法理学之批判
”

一篇分期

陆续发表
,

以供有志研究法学的同志们学习

参考
。

写到这里
,

不禁联想起他的不幸去世
。

如果他还健在的话
,

我想他一定会为我们新

中国的法学继续作出他的可贵的贡献的
。

(上接 36 页 ) 就亲 自去我

家看望
。

我也就是在李校长一片诚心的感召

下
,

终于消除了不愿来武大工作的情绪
,

而

暗暗下决心应在这里好好工作
。

回想起来
,

我当时不过三十几岁
,

还是个名副其实的青

年教师
,

而李校长呢? 就不说他的名望
、

地

位
,

单就年龄说当时也长我一倍
,

但却始终

以平等态度对待当时的我和其他象我一样的

年轻人
。

对比之下
,

今 日有些部门的有些领

导
,

不仅不去主动接近群众
,

甚至群众登门

求见也难上加难
,

能不叫人感慨不已吗 ? 李

校长这种热心办学
、

奋不顾身的精神
,

和关

心人
、

尊重人
、

平等待人的思想作风
,

也是

党的优 良传统的生动体现
,

将永远铭刻在我

心中
,

激励我前进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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